
习近平总书记在经济社会领域专家座谈会

上的讲话，是对我国经济学、社会学研究工作

者提出的殷切希望。依我的理解，正如名称已

经显示出来的那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

学”在含义上包括了三个基本层次，这就是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社会学”。要发

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学，就必须准确地把

握这三个层次的基本内涵和问题领域。

首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学”属于

“社会学”学科。作为一门属于社会学的学

科，它自然是要以“社会”而非经济、政治、

文化等现象作为自己的对象。那么，什么是

“社会”？人们常常把作为社会学研究对象的

“社会”看作是一个与经济、政治、文化等领

域并列的一个领域。这种看法虽然说不上有什

么大错，但却有误导之嫌。其实，“社会”首

先不是一个用来指称与经济、政治和文化等并

列的活动领域的概念，而是用来指称人们之间

的结合这一现象的概念。作为一种合群的动

物，人类必须以各种不同的形式，如氏族、部

落、家庭、家族、村落、社区、关系网、企

业、军队、社团、学校、政府、国家、跨国组

织、国家联盟等结合起来，才能够从事自身生

存和发展所必须的各种活动，如经济活动、政

治活动、文化活动等。各种不同形式的“社

会”是人类从事各种活动所必须借助的平台或

载体，一旦这些平台或载体出现了问题，那么

必须借助于它才能够进行的所有那些活动本身

自然也就无法正常展开，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本

身也就会遭受威胁。因此，为了使我们人类的

各项生存和发展活动得以正常进行，我们必须

首先保证作为这些活动正常展开之前提的“社

会”其本身能够得以正常存在和发展。这对人

类至少提出了两方面的任务：一是像建构、维

护和完善人类从事其他活动必须借助的一些平

台或载体 （如建筑、舞台、车辆等） 那样经常

性地进行建构、维护和完善“社会”这类平台

或载体的活动，这就是我们通常所谓的“社会

建设”“社会治理”“社会发展”等活动；二是

对“社会”形成、维持和发展的条件、机制和

规律进行探索，用以指导社会建设、社会治

理、社会发展等活动，这就是“社会学”的任

务。所以，“社会”不是一个与经济、政治、

文化等并列的活动领域，而是经济、政治、文

化等活动的载体，社会建设、社会治理、社会

发展等才是与经济、政治、文化并列的领域。

只有理解到这一点，我们才能目标明确地开展

社会学的研究工作。

其次，作为社会学的一部分，“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社会学”是以“社会主义”社会作为

自己的研究对象，而不是以其他类型的“社

会”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所谓“社会主义”

社会，原本是社会主义者 （包括圣西门等“空

想社会主义”者和马克思、恩格斯等“科学社

会主义”者等） 设想或推论出来用以解决十九

世纪西方发达资本主义社会内在矛盾的一种比

资本主义社会更为进步的社会形态。按照马克

思、恩格斯的设想，作为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

阶段，“社会主义”制度的基本特征是以生产

浅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学”

谢立中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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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的全社会公共所有制、计划经济和按劳分

配为原则的经济形态，以无产阶级专政为原则

的政治、法律形态和社会主义集体主义为原则

的意识形态。这是一种与资本主义完全不同的

社会形态。假如这样一种社会主义制度真的能

够在西方国家建立起来，那么，在这些国家中

作为人类各种活动之载体的“社会”将会呈现

出一种与先前的资本主义社会非常不同的结构

和形态，具有非常不同的运作机制、规律和问

题。对这样一种不同的社会结构、形态、机

制、规律和问题进行研究，将是这些社会主义

国家的社会学所需要探讨的基本问题。

然而，在现实生活中实际形成和发展起来

的“社会主义”社会并不是马克思、恩格斯构

想出来用以替代资本主义社会的那种社会，而

是俄国、中国等经济落后国家的无产阶级在列

宁主义的指导下，作为帝国主义时代“世界社

会主义革命”的先行部分，在俄国、中国等被

认为具备率先发起社会主义革命之条件的地方

建立起来的。由于是建立在相对落后的生产力

水平而非那种已经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得到高度

发展的生产力水平之上，现实中的“社会主

义”社会在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国内外条件方

面与马克思当年设想的差距甚大。这样一种条

件下的“社会主义”社会到底应该具有什么样

的结构、形态和机制？由于它必须完成西方国

家在资本主义形态下所完成的那种发展生产力

的任务，它在结构、形态和机制方面与西方资

本主义社会到底应该有哪些异同？这是一些无

法在前人那里得到现成答案、因而只能由这些

国家包括社会学家在内的人们结合自己国家的

实践、通过自己的摸索才能够加以回答的问

题。20世纪以来，包括中国学者在内的各国学

者都对现实中存在的各种“社会主义”社会进

行了深入的研究。对这些研究成果加以总结和

概括，对于我们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学

应该会有许多启发，是我们发展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社会学过程中的一个重要任务。

再次，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学”

研究对象的“社会主义社会”是具有“中国特

色”的社会主义社会，而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社会

主义社会，或其他地方存在的“社会主义”社

会。在我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有特定的

含义，即主要指改革开放以来在中国逐渐形成的

一套与改革开放前有所不同的社会主义制度，其

具体内容包括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

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以及建立在这一基本经济

制度基础之上的经济体制；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为内容的根本政治制度，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

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及

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等为内容的基本政治制度，以

及建立在根本政治制度和基本政治制度基础之上

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体制、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法律体系和国家治理体系；中国特色的社会主

义全民义务教育制度、医疗保障制度、住房保障

制度、养老保障制度、社会治理体系；以及中国

特色的马克思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体

系、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艺和文化产业体系

等。这是一套既不同于改革开放前以计划经济为

基础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制度，也不同于西方资

本主义的制度。那么，在这样一种制度下形成的

“社会”在结构、形态和运作机制等方面会有什

么样的特点呢？又会有一些什么特殊的社会问题

呢？我们应该如何来进行这种“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社会的建设、治理和发展呢？这是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社会学需要深入加以探讨的主要任务。

实际上，对于中国社会学家来说，这样一种研究

并不是一项新的任务。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

学家围绕当代中国社会转型过程所开展的所有研

究，都是这项研究的组成部分。对这些研究成果

进行总结、概括，使之体系化，为我们更深入地

开展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的研究提供一个新

的起点，应当是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学深

入发展的一项重要工作。在这方面，当代中国社

会学家任重而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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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学是“多重范式”的学科，这是一大

学科优势。社会学具有综合性，这是其一大特

征。在开放的中国、开放的世界，社会学增强

开放性是必然趋势。“多重”就不是“单一”；

“综合”必以承认多样、多元为前提；开放就

要突破狭隘的学术视野、封闭的学科边界，不

以某一国家的“规范”为唯一标准或“正

规”，不以必须与之“接轨”为导向。社会学

的发展历史证明，单一化倾向、一国学术的强

势扩张，不利于社会学的健康发展。马克思批

判孔德的实证主义，甚至不接受“社会学”这

个名称，他却成为社会学经典大师之一；涂尔

干不赞成马克思，却对社会学作出了重要贡

献；韦伯既反对马克思，也不赞成涂尔干，而

创立了“理解的社会学”。三位经典大师并没

有把社会学封闭起来，此后又出现了如结构主

义社会学、现象学社会学等多种多样的社会

学。社会学因多元而发展，因包容而繁荣。没

有听说德国社会学号召与法国社会学“接

轨”，也没有听说英国社会学要求与法德社会

学“接轨”。中国社会学的近现代史也没有证

明“接轨”是社会学发展的坦途。交流互鉴才

是学术发展的规律，以平等对话为原则的“会

通”，才是学科发展的正道。

学术团队着力“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

会学”，体现了中国社会学应有的学术担当。

相信植根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丰富实践，总

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功经验，勇于探索，

大胆创新，定能为社会学增添绚丽的智慧之

花，推动中国社会学发展，共同开创百花齐放

新局面。这对于构建中国社会学的学科体系、

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必将具有不可估量的意

义。

新的百家争鸣，是世纪之交费孝通先生的

预言。他说， 21 世纪将进入“新的战国时

代”，将围绕“创建人类道义新秩序”，展开

“世界范围的大众对话”。中国在战国时代第一

次百家争鸣中，创造了中华学术的高峰。正是

在这个被梁启超赞为“全盛中之全盛”的“极

盛时代”，荀子创立了作为中国古典社会学的

群学。在“新的战国时代”，随着中华民族实

现伟大复兴，中国社会学必将呈现百花齐放的

新局面，在世界性百家争鸣中，发出东方文明

的最强音。

（责任编辑：杨 婷）

最后需要补充的一点是，不能把“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社会学”和“中国特色社会学”

等同起来：虽然两者都具有“中国特色”，但

前者主要是以“社会主义”尤其是“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社会为研究对象，而后者则是

以人类历史上所有的社会类型为研究对象。

因此，前者只是后者的一部分。我们需要前

者，但也需要后者，两者之间应该是相互促

进而非相互排斥的关系。这是我们需要特别

加以区分的。

开创中国社会学百花齐放新局面

景天魁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社

会学研究所原所长、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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